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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人
物
女
星
攜
同
兩
個
幼
小
兒
子
移
居
加

拿
大
，
相
信
因
為
聽
專
家
說
過
，
加
拿
大
是
世

界
上
最
宜
居
住
的
地
方
吧
；
可
是
選
擇
遠
離
溫

哥
華
偏
僻
郊
區
的
素
里
︵Surrey

︶，
可
不
知
道

專
家
有
什
麼
看
法
。

那
年
在
溫
哥
華
，
就
曾
跟
姊
妹
們
驅
車
近
一
小
時
，

專
程
到
素
里
吃
過
一
次
韓
國
燒
烤
，
看
到
那
邊
交
通
特

別
繁
忙
，
司
機
們
寸
地
不
讓
，
聯
想
起
新
聞
報
道
當
地

治
安
惡
劣
，
車
禍
、
搶
劫
、
爭
吵
、
仇
殺
等
事
時
而
有

之
，
便
已
影
響
觀
感
，
就
算
燒
烤
味
道
如
何
不
錯
，
總

之
今
後
就
不
會
提
起
興
趣
再
去
一
次
。

女
星
如
何
精
打
細
算
，
她
之
所
以
選
擇
素
里
，
相
信

也
未
必
為
貪
素
里
地
價
比
市
區
便
宜
那
三
分
之
二
，
不

是
嗎
，
一
百
萬
加
幣
就
買
到
三
千
呎
獨
立
屋
了
，
別
說

這
一
百
萬
加
幣
，
在
香
港
只
能
買
到
幾
百
呎
的
疑
似
豪

宅
，
加
拿
大
地
價
比
香
港
再
廉
，
西
區
的
獨
立
屋
，
沒

三
百
萬
也
不
容
易
買
得
到
。
對
素
里
認
識
不
深
的
退
休

移
民
打
工
仔
，
或
者
還
有
一
定
程
度
吸
引
力
。
素
里
遠

離
市
中
心
區
，
自
己
駕
車
也
要
一
小
時
；
本
可
以
乘
坐

當
地
的
公
車
往
來
，
聞
說
在
轉
車
的
大
站
卻
經
常
聚
集

一
群
無
所
事
事
的
青
年
，
搶
劫
無
日
無
之
。
比
鄰
近
繁

榮
城
市
地
價
之
所
以
特
別
便
宜
，
必
然
有
她
落
後
鄰
近

城
市
的
原
因
，
女
星
之
所
以
看
中
素
里
，
無
非
只
有
一

個
理
由
：
就
是
因
為
自
己
已
是
人
所
共
知
的
公
眾
人
物
，
如
果

入
住
比
香
港
更
多
中
國
人
耳
目
的
溫
哥
華
和
多
倫
多
，
自
然
出

入
有
所
不
便
；
南
亞
裔
新
移
民
聚
居
較
多
的
素
里
，
黃
臉
孔
遠

比
加
拿
大
其
他
市
區
稀
少
，
這
或
許
是
她
迫
不
得
已
無
奈
的
選

擇
。聽

親
人
說
由
於
素
里
樓
價
較
低
，
吸
引
了
許
多
年
輕
新
移
民

居
住
，
二
十
多
萬
加
元
便
可
購
買
兩
房
單
位
，
原
先
聚
居
在

m
ain

街
末
端
的
南
亞
社
群
，
許
多
都
遷
進
那
區
。
有
回
初
到
加

拿
大
的
朋
友
甲
聽
說
那
邊
樓
價
便
宜
，
打
算
在
素
里
置
業
以
便

日
後
養
老
，
她
最
好
的
知
己
朋
友
乙
就
嚇
得
睜
大
眼
睛
苦
勸
：

﹁
千
萬
不
要
呀
，
你
搬
到
那
裡
，
我
們
就
不
敢
探
你
了
！
﹂

素
里
是
不
是
真
的
那
麼
可
怕
，
也
許
是
言
人
人
殊
也
不
一

定
。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素里不是好地方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
天
兔
﹂
被
喻
為
今
年
最
強
颱
風
，
甚

至
被
外
國
媒
體
形
容
為
怪
獸
風
暴
。
颱
風

來
臨
前
夕
，
街
市
及
超
級
市
場
的
貨
架
都

被
盡
掃
一
空
，
街
市
檔
販
稱
一
日
做
了
三

日
的
生
意
，
就
連
家
品
店
的
封
窗
膠
紙
也

沽
清
，
逾
五
百
班
航
機
受
影
響
。
萬
眾
嚴
陣
以

待
，
等
候
這
隻
﹁
惡
兔
﹂
的
來
臨
，
但
原
來
這

﹁
兔
﹂
對
香
港
完
全
不
感
興
趣
，
而
且
走
得
很
快
，

九
時
許
才
由
八
號
風
球
轉
為
三
號
，
十
點
幾
除
下

所
有
風
球
，
隨
即
已
見
到
窗
外
有
陽
光
出
現
。

我
一
直
留
意
㠥
這
次
風
災
所
帶
來
的
傷
害
，
當

然
不
是
要
幸
災
樂
禍
，
想
見
到
有
甚
麼
傷
亡
，
只

是
早
前
聽
聞
過
一
些
抱
怨
的
聲
音
，
指
港
劇
經
常

出
現
撞
車
場
面
，
覺
得
欠
缺
新
意
，
雖
然
過
往
也

經
常
在
劇
集
中
出
現
打
風
場
面
，
塌
樹
、
水
浸
都

是
可
以
想
像
得
到
的
，
但
這
次
﹁
天
兔
﹂
被
形
容

為
近
三
十
四
年
來
襲
港
最
強
颱
風
，
倒
想
看
看
有

沒
有
甚
麼
意
想
不
到
的
場
面
會
出
現
，
或
許
可
以
留
作
日
後

創
作
時
參
考
之
用
，
可
是
最
後
雷
聲
大
雨
點
小
。

在
香
港
要
構
思
意
外
場
面
，
實
在
不
容
易
。
之
前
設
計
了

一
場
戲
，
內
容
講
述
主
角
遇
到
車
禍
，
生
命
危
在
旦
夕
，
但

大
家
都
覺
得
車
禍
場
面
太
常
出
現
，
熟
口
熟
面
的
，
於
是
有

人
提
議
改
為
主
角
在
長
長
的
石
階
上
跣
腳
墮
下
，
頭
部
重

創
。
雖
然
這
個
設
計
既
慳
錢
，
又
不
會
太
常
見
，
可
是
最
後

都
沒
有
被
採
納
。
大
家
最
後
還
是
覺
得
車
禍
最
接
近
現
實
生

活
，
雖
然
頭
部
受
創
確
實
可
大
可
小
，
不
過
一
般
觀
眾
的
認

知
是
，
車
禍
造
成
有
生
命
危
險
總
比
滑
下
階
梯
來
得
較
有
說

服
力
。

香
港
不
似
外
國
，
除
了
車
禍
之
外
，
火
車
、
地
鐵
都
沒
出

現
過
大
宗
的
意
外
，
頂
多
只
是
班
次
延
誤
、
訊
號
故
障
這
些

小
問
題
；
空
難
更
少
之
又
少
，
昔
日
機
場
設
在
九
龍
城
民

居
，
都
尚
且
沒
發
生
過
甚
麼
大
災
難
，
如
今
搬
到
赤
㣂
角
，

香
港
機
場
是
世
界
聞
名
的
，
更
不
容
易
會
生
事
故
；
香
港
亦

不
似
美
國
，
不
會
有
校
園
槍
擊
事
件
發
生
，
近
年
就
連
持
械

行
劫
的
案
件
都
鮮
有
發
生
；
恐
怖
襲
擊
也
輪
不
到
香
港
，
歐

美
國
家
才
是
恐
怖
分
子
的
目
標
，
要
不
然
就
是
歐
美
旅
客
至

愛
的
旅
遊
地
區
，
香
港
只
是
內
地
自
由
行
的
熱
點
；
香
港
更

加
不
會
有
龍
捲
風
、
地
震
、
火
山
爆
發
、
森
林
大
火
的
出

現
。塌

樓
及
撞
船
意
外
，
是
近
年
罕
有
出
現
的
意
外
場
面
，
不

過
每
提
起
這
些
場
面
，
都
會
令
人
聯
想
到
有
關
事
件
，
讓
人

感
到
不
安
，
所
以
也
不
多
採
用
。
香
港
比
較
常
發
生
的
，
以

前
會
有
非
法
入
境
者
入
屋
行
劫
，
又
或
者
行
山
時
遇
到
非
法

入
境
者
打
劫
，
但
今
時
今
日
內
地
人
比
港
人
還
要
富
有
，
他

們
來
港
多
為
了
消
費
，
而
不
是
搵
食
，
吃
大
茶
飯
，
悍
匪
亦

早
已
絕
跡
於
彌
敦
道
的
金
行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自
由
行
拿
㠥

幾
十
萬
現
金
、
大
搖
大
擺
的
步
入
金
舖
，
被
職
員
夾
道
歡

迎
。數

來
數
去
，
還
是
車
禍
最
貼
近
現
實
生
活
，
所
以
車
禍
是

最
經
常
出
現
在
電
視
劇
中
的
意
外
場
面
。
要
抱
怨
香
港
很
難

創
作
出
具
震
撼
力
的
意
外
場
面
之
餘
，
我
們
或
許
應
先
感

恩
，
感
謝
上
天
讓
我
們
生
活
在
這
塊
極
少
天
災
人
禍
發
生
的

地
方
。
﹁
天
兔
﹂
這
個
超
強
颱
風
雖
然
被
形
容
為
無
料
到
，

但
其
實
﹁
天
兔
﹂
在
內
地
造
成
的
災
害
可
不
少
，
有
廿
多
人

死
亡
，
六
千
多
間
房
屋
倒
塌
，
一
百
七
十
多
萬
人
受
災
，
經

濟
損
失
二
十
五
億
以
上
，
香
港
實
在
是
塊
福
地
。

天兔襲港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
一
句
頂
一
萬
句
︾
這
部
小
說
的

上
下
半
部
相
隔
七
八
十
年
。
雖
然
作

者
沒
有
明
顯
標
出
故
事
的
真
實
年

代
，
但
上
半
部
內
容
並
沒
有
涉
及
抗

日
戰
爭
和
解
放
戰
爭
，
便
可
以
估
計

寫
的
是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前
後
。
後
半
部
又

沒
有
說
到
大
躍
進
和
文
化
大
革
命
，
應
該
便

是
解
放
後
五
十
年
代
左
右
的
背
景
。
小
說
大

概
有
意
避
開
幾
個
動
盪
不
安
的
歷
史
時
期
，

也
許
就
是
不
談
政
治
，
專
談
小
人
物
小
故

事
。正

因
為
這
樣
，
人
物
眾
多
而
關
係
混
雜
，

說
的
又
是
芝
麻
綠
豆
的
小
故
事
。
多
看
幾

段
，
並
不
覺
得
作
者
寫
故
事
的
高
明
，
反
而

覺
得
囉
嗦
。

小
說
主
角
吳
摩
西
和
他
的
養
女
巧
玲
，
在

下
半
部
吳
摩
西
消
失
了
，
巧
玲
成
長
嫁
人
生

子
。
巧
玲
變
成
老
婦
曹
青
娥
，
生
了
幾
個
兒

女
。
其
中
牛
愛
國
就
是
下
半
部
的
主
角
，
代

替
了
上
半
部
他
的
誼
祖
父
吳
摩
西
的
角
色
。
又
是
結
婚

生
子
，
娶
個
老
婆
叫
龐
愛
娜
。
曹
青
娥
先
和
拖
拉
機
手

侯
寶
山
相
好
，
但
侯
寶
山
膽
小
，
沒
有
成
事
。
之
後
曹

青
娥
便
嫁
給
了
牛
家
莊
的
牛
書
道
。
她
雖
然
懷
上
了
牛

書
道
的
孩
子
，
還
是
惦
念
㠥
初
戀
的
情
人
侯
寶
山
。
這

些
書
中
人
物
，
在
婚
姻
戀
愛
上
總
是
亂
七
八
糟
，
不
是

私
奔
，
就
是
偷
情
，
沒
有
一
對
是
安
分
守
己
的
。
這
也

許
就
是
諷
刺
當
今
社
會
性
關
係
的
混
亂
，
而
離
婚
率
高

企
，
屬
於
世
界
前
茅
吧
。

牛
愛
國
的
老
婆
又
是
和
人
偷
情
私
奔
，
他
又
是
學
上

集
他
的
誼
祖
父
吳
摩
西
那
樣
，
假
裝
去
找
，
實
則
不

找
。
在
不
找
中
假
裝
去
找
中
結
束
了
本
書
。

據
說
小
說
的
主
骨
是
要
說
明
當
今
中
國
人
的
孤
獨
和

疲
累
。
書
中
的
人
物
都
活
得
不
幸
福
，
結
婚
生
子
也
享

受
不
了
家
庭
的
溫
馨
。
夫
妻
、
兄
弟
、
父
子
、
朋
友
往

往
對
不
上
話
，
有
的
是
話
不
投
機
半
句
多
，
有
的
是
滔

滔
不
絕
的
卻
對
上
了
沉
默
寡
言
的
對
手
。
許
多
對
夫

婦
、
朋
友
都
欠
缺
心
靈
上
的
溝
通
。
作
者
是
要
批
判
這

是
中
國
人
的
特
性
，
還
是
想
揭
露
這
個
社
會
結
構
使
人

們
缺
乏
共
同
語
言
？

我
不
認
為
這
是
一
本
好
的
小
說
，
並
不
同
意
編
者
薦

言
中
所
說
的
是
一
本
﹁
最
成
熟
最
大
氣
的
小
說
﹂。
也

許
我
的
愚
鈍
，
讀
不
懂
其
中
的
奧
妙
也
說
不
定
。

讀不懂的小說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到
天
津
為
甚
麼
要
看
曹
禺
故
居
？

還
不
是
為
了
他
不
朽
的
︽
雷
雨
︾
！

踏
入
曹
禺
故
居
大
門
，
只
見
庭
院

裡
豎
立
㠥
曹
禺
的
半
身
銅
像
，
穿
㠥

西
裝
，
戴
㠥
眼
鏡
，
雙
目
炯
炯
有

神
。
小
樓
牆
壁
鑲
嵌
的
銅
牌
上
寫
㠥
﹁
曹

禺
故
居
﹂。

故
居
分
為
前
後
兩
樓
，
均
為
意
式
建
築

風
格
。
前
樓
以
十
四
個
板
塊
組
成
的
展

覽
，
通
過
照
片
、
手
稿
、
書
籍
等
元
素
的

展
示
和
文
字
解
說
，
展
示
曹
禺
的
生
平
經

歷
和
對
戲
劇
事
業
的
傑
出
貢
獻
；
後
樓
主

要
展
示
曹
禺
青
少
年
時
期
，
家
庭
環
境
的

恢
復
性
陳
設
。

生
於
天
津
、
原
名
萬
家
寶
的
曹
禺
，
就

是
在
這
個
小
洋
樓
內
度
過
了
他
的
童
年
和

青
少
年
時
期
。
記
得
在
出
發
前
的
資
料
搜

集
中
，
看
到
有
文
評
家
說
：
﹁
小
樓
終
日

瀰
漫
㠥
的
憂
鬱
、
傷
感
的
環
境
，
熔
鑄
了

一
個
苦
悶
的
靈
魂
，
使
曹
禺
早
早
地
就
開

始
思
索
社
會
，
思
索
人
生
，
思
索
靈
魂
。
﹂

﹁
他
筆
下
的
許
多
人
物
，
或
多
或
少
都
隱
含

㠥
他
童
年
那
段
經
歷
的
影
子
。
﹂

參
觀
梁
啟
超
故
居
，
意
在
飲
冰
室
。
到
訪
曹
禺
故

居
，
當
然
不
能
錯
過
這
位
戲
劇
大
師
的
劇
院
。

曹
禺
劇
院
坐
落
曹
禺
故
居
東
側
，
劇
院
共
計
三
千

平
方
米
，
內
設
三
個
以
他
的
名
作
命
名
的
﹁
雷
雨

廳
﹂、
﹁
日
出
廳
﹂、
﹁
原
野
廳
﹂
小
劇
場
，
主
要
演

出
曹
禺
經
典
劇
目
和
城
市
時
尚
話
劇
。
正
懊
惱
參
觀

當
日
沒
有
演
出
，
未
能
一
窺
劇
場
內
貌
，
猶
幸
小
思

老
師
情
急
智
生
，
央
得
善
良
的
管
理
員
特
別
開
放
座

位
只
有
一
百
的
﹁
雷
雨
廳
﹂，
讓
一
眾
劇
迷
內
進
參

觀
，
還
通
融
拍
照
，
真
箇
是
得
遇
好
人
了
。

曹
禺
故
居
的
單
張
簡
介
中
稱
曹
禺
為
中
國
的
﹁
莎

士
比
亞
﹂，
但
莎
翁
一
生
留
下
三
十
七
部
劇
作
，
而
曹

禺
只
留
下
八
部
，
這
樣
的
對
比
實
在
值
得
深
思
。

中國的莎士比亞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夏
日
已
過
，
何
來
蟬
聲
？

而
且
還
是
夜
晚
的
蟬
聲
？

夜
蟬
其
實
是
我
搬
家
搬
書

時
看
到
的
一
本
書
的
名
字
，

因
為
匆
匆
忙
忙
要
把
一
堆
書

搬
進
箱
子
裡
，
所
以
也
沒
有
細
看

是
什
麼
人
的
作
品
和
哪
類
作
品
。

只
是
，
夜
蟬
這
個
名
字
很
吸
引
，

讓
我
想
起
了
蟬
。

蟬
聲
我
在
維
園
聽
過
，
夜
晚
的

蟬
聲
也
是
在
維
園
聽
到
的
。
生
活

在
都
市
裡
的
人
，
除
了
維
園
能
聽

到
蟬
聲
，
別
處
從
未
聽
過
。
蟬
聲

好
不
好
聽
？
端
視
聽
者
的
心
情
而

定
。
不
過
為
了
蟬
聲
而
駐
足
的
人

恐
怕
就
很
少
了
。

有
一
種
聲
音
，
和
蟬
聲
差
不

多
，
而
且
是
夜
蟬
的
聲
音
。
那
就

是
在
晚
上
睡
覺
時
，
開
㠥
冷
氣
機

發
出
的
㝏
㝏
聲
。
那
㝏
㝏
的
聲

音
，
如
果
人
太
累
了
，
不
會
察
覺

到
，
因
為
在
涼
爽
的
冷
氣
裡
很
快

就
入
睡
了
。
如
果
是
失
眠
的
時

候
，
這
﹁
夜
蟬
﹂
就
煩
擾
得
很

了
，
覺
得
自
己
睡
不
㠥
是
因
為
這
聲
音
，
如

果
把
它
關
上
，
熱
浪
又
逼
人
而
來
，
也
是
煩

擾
不
已
。

我
就
是
要
夜
夜
面
對
﹁
夜
蟬
﹂，
因
為
頭
頂

上
就
是
冷
氣
機
。
面
對
的
困
境
，
更
是
過

之
，
因
為
如
果
關
掉
冷
氣
，
我
能
忍
受
，
但

家
人
就
受
不
了
那
熱
。
所
以
﹁
蟬
聲
﹂
依

舊
，
只
能
想
辦
法
去
把
自
己
的
耳
朵
關
上

了
。
如
何
把
耳
朵
關
上
？
其
實
也
不
難
，
讓

思
緒
神
遊
四
方
就
可
以
了
。
想
像
自
己
在
郊

野
︵
當
然
不
是
蓋
了
房
子
之
後
的
郊
野
公
園

了
︶，
溪
水
潺
潺
，
螢
火
蟲
在
周
邊
飛
舞
，
多

舒
服
！

這
是
我
讀
大
學
時
到
戶
外
露
營
的
情
景
，

回
想
起
來
，
就
會
回
到
夢
鄉
了
。
但
相
信
港

人
就
難
了
，
因
為
在
香
港
，
我
認
識
的
大
學

生
都
說
未
曾
見
過
螢
火
蟲
。
而
夜
蟬
的
鳴

聲
，
也
未
曾
聽
過
吧
？

夜 蟬
興　國

隨想
國

當
香
港
人
還
在
為
一
些
雞
毛
蒜
皮
般
的
小

事
爭
辯
不
休
或
吵
吵
鬧
鬧
時
，
內
地
一
些
城

市
已
在
悄
悄
地
做
建
設
。
近
在
咫
尺
的
深
圳

如
是
，
遠
在
天
邊
的
上
海
也
如
是
。

港
人
近
日
的
熱
門
話
題
之
一
是
，
上
海
設

立
自
由
貿
易
區
是
否
對
香
港
的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地

位
構
成
威
脅
？
我
不
是
有
關
專
家
，
不
敢
評
說
，

但
首
富
李
嘉
誠
的
善
意
提
醒
值
得
深
思
。
月
初
偷

閒
到
上
海
訪
友
和
玩
樂
多
日
，
雖
然
對
我
來
說
，

上
海
不
是
陌
生
的
城
市
，
但
仍
然
感
覺
到
她
的
變

化
。香

港
人
對
上
海
總
有
一
點
情
意
結
。
兩
千
年

時
，
以
﹁
港
滬
雙
城
記
﹂
為
主
題
的
新
聞
故
事
常

見
於
雜
誌
封
面
。
反
映
兩
個
城
市
的
競
爭
性
和
共

同
處
。

﹁
港
滬
﹂
本
來
都
是
經
濟
城
市
，
居
住
其
中
的

人
也
都
很
有
經
營
頭
腦
，
做
事
有
效
率
，
待
人
較

實
惠
，
在
外
觀
上
，
兩
城
都
保
留
了
不
少
殖
民
地

式
建
築
物
。
這
些
舊
居
幾
經
翻
新
，
在
一
片
向
天

競
高
的
石
屎
森
林
間
，
倒
成
為
一
道
連
接
㠥
歷
史

和
未
來
的
獨
特
景
觀
，
其
中
以
外
灘
的
﹁
萬
國
建
築
群
﹂
最

蔚
為
奇
觀
。

上
海
的
發
展
和
起
飛
主
要
在
中
國
﹁
入
世
﹂
後
的
近
十

年
，
除
了
新
開
發
的
浦
東
新
區
高
樓
大
廈
林
立
外
，
浦
西
的

舊
工
廠
或
倉
庫
區
也
被
重
新
開
發
為
另
類
用
途
。
過
去
十
多

年
陸
續
出
現
許
多
集
旅
遊
、
創
意
、
藝
術
和
時
尚
於
一
身
的

特
色
區
，
如
田
子
坊
、
新
天
地
、
八
號
橋
、
莫
干
山
藝
術

區
、
老
碼
頭
、
紅
坊
創
意
園
和
外
灘
源
等
等
，
既
是
創
意
產

業
的
基
地
，
也
發
展
為
遊
客
目
的
地
，
它
們
令
上
海
這
座
商

業
味
道
濃
厚
的
大
都
會
增
添
了
歷
史
感
和
藝
術
氣
息
。

而
最
著
名
的
傳
統
景
點—

—

﹁
南
京
路
步
行
街
﹂
人
流
少

了
，
卻
多
了
另
類
看
頭
，
就
是
有
一
些
臨
時
﹁
合
唱
團
﹂
和

﹁
舞
場
﹂，
供
遊
客
自
由
加
入
，
人
們
雙
雙
對
對
翩
翩
起
舞
，

既
自
我
表
演
，
也
鍛
煉
身
體
；
喜
歡
憶
舊
的
中
老
年
人
則
合

唱
老
歌
、
紅
歌
，
個
個
唱
得
情
緒
激
昂
，
還
邊
唱
邊
話
當
年

情
。當

香
港
有
些
人
還
在
嘲
笑
內
地
的
落
後
時
，
上
海
人
卻
學

會
欣
賞
香
港
的
優
點
。
乘
的
士
時
，
司
機
知
道
我
來
自
香

港
，
就
主
動
搭
訕
說
：
香
港
有
一
個
名
牌
，
上
海
人
很
喜

歡
。
我
以
為
是
甚
麼
時
尚
品
牌
之
類
，
原
來
是
﹁
廉
正
公

署
﹂。
他
得
意
地
揚
起
拇
指
說
：
非
常
好
，
打
貪
官
，
維
持
正

義
，
連
特
首
都
敢
查⋯

⋯

上海，上海！

時下，經常有人會遇到提筆忘字這種尷尬事
情。為啥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據調查，主要和網
絡普及有關。最近，有一份網絡調查顯示，近
43%的人基本全用電腦打字。還有，某調查公司
對北上廣州等12個城市進行的「中國人書法」系
列最新調查顯示：94.1%的受訪者都曾遇到提筆忘
字的情形，其中26.8%的受訪者經常出現。看看周
圍，高校教學電子化、「上班族」依賴電腦、小
學生習字也都讓位於奧數和遊戲。人們越來越遠
離紙筆，書寫快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了，難怪會
發生這種事情。可以預言，未來這種情況肯定會
越來越突出。值得關注，更應該及時找出解決辦
法，否則，提筆忘字將成為新世紀人類一件接近
於災難性的事情。
從文化的角度來講，漢字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

的結晶和精華，也是臉面。更重要的是，文字裡
面隱藏㠥整個中華民族的記憶並記錄全部事情。
不僅如此，文字還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
體現和重要源泉，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血脈和人
民的精神家園，並對未來的發展起到關鍵性和決
定性的作用。因此，提筆忘字這種事情絕不能發
生，更不應該讓其像傳染病一樣擴散開來，成為
災難。日前，國務院公佈了《通用規範漢字表》，
該表共收字8105個，其中收錄了「閆」等226個簡
化字，「皙、㞚、淼」等 45個異體字，進一步規
範用字。這就是為了盡量避免提筆忘字這種事情
發生。然而，隨㠥信息化和數字化時代的到來，
人們對電子產品越來越依賴，已經暴露出了諸多
毛病，提筆忘字只是其中之一。
眾所周知，漢字不僅是中國人最普遍的文字，

並已延續數千年，且是官方認可用字。然而，老
祖宗創下的這一寶貝傳到現在，竟開始出現提筆
忘字的情況，這是多麼令人不堪。長此下去，漢
字會不會消失呢？的確堪憂。當然，也許有人會
認為，這是杞人憂天，因為文字是不會消失的。

然而，謬也。了解文字史就知道，世界上最古老
的文字原本有三種，中國古代甲骨文、古埃及的
聖書字、兩河流域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只可惜
後兩者皆已失傳，唯有中國古代甲骨文得到傳承
並發揚光大，其不但經歷了從甲骨文、金文、篆
書、隸書、草書、楷書、行書的演變，還經歷了
由繁至簡的過程，再加上其象形、指事、會意、
形聲、轉注、假借的特點，更是讓其它文字根本
無法相比，也正因為如此，才讓人產生有更多的
思考和擔憂，尤其是在遭遇提筆忘字的尷尬之
時，更應該引起現代人警醒，假如提筆忘字真的
發展到無可挽救的地步該怎麼辦？又會發生什麼
樣的狀況？又或將出現什麼樣的文字或者代號？
果真如此，也許就不單是漢字本身的問題了。
話說至此，不妨回顧一下漢字簡史，有助於傳

承和保護並光大漢字——
關於漢字的由來，歷來說法不一。有結繩說、

八卦說、河圖洛書說、倉頡造字說和圖畫說等五
種。有人認為漢字起源於夏代，也有人認為起源
於商代，還有人認為，乃得名於漢族和漢朝。那
麼，到底該如何認定漢字的由來呢？據《漢民族
歷史》載：華夏民族發展、轉化為漢族的標誌是
漢族族稱的確定。而漢王朝從西漢到東漢，前後
長達400多年，為漢朝之名兼華夏民族之名提供了
歷史條件。由此可見，漢字和漢族包含整個華夏
民族文化內涵，而不單是因為漢朝的原因。當
然，漢朝強盛時，逐匈奴、通西域，威鎮四海。
一些域外國家和民族遂稱華夏人民為漢人和漢
子，其穿的稱為漢服、講的是漢語，所使用的文
字也叫漢字了。不過，也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
人本來不稱自己的文字為漢字，而直接稱呼為
「文字」或「華文」「夏文」。「漢字」最早是日本
人對中國文字的稱呼。中國近代，很多日本的名
詞傳入中國。「漢字」這個稱呼也傳入了中國。
當然，這種說法僅供參考，不必也沒必要太認真

計較。華夏五千年，漢字有其自身的歷史。
倉頡造字，是漢字最古老的傳說。《呂氏春

秋．君守》說：「倉頡作書，後稷作稼。」《荀
子》、《韓非子》也有記載。《淮南子．修務訓》
高誘注說：「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到了秦
漢時代，這種傳說更加盛行。許慎《說文解字．
敘》：「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由此看
來，漢字由來確實和倉頡有關。不過，我認為，
漢字應該是整個華夏民族廣大老百姓長期以來智
慧的結晶，而並非始於某個人。魯迅先生《門外
文談》裡也說，「在社會裡，倉頡也不只一個。」
這是有道理的。誠如有很多人認為，《易經》乃
周文王所創，《論語》乃孔子著作，其實這也是
誤會。客觀地講，應是集先人智慧結晶，收集整
理編纂而成才更為準確。倉頡造字也應該是在前
人基礎之上造出來的，歸為一人之功，或有傷公
允。
關於漢字，目前中國官方較為規範的表達是這

樣：漢字是指記錄漢語的文字。是上古時代由漢
族人所發明並作改進，目前確切
歷史可追溯至約公元前1300年商
朝的甲骨文。再到秦朝的小篆，
發展至漢朝才被取名為「漢
字」，至唐代楷化為今日所用的
手寫字體標準——楷書。漢字是
迄今為止連續使用時間最長的主
要文字，中國歷代皆以漢字為主
要官方文字。以筆者之見，無論
漢字起源於何時，又因誰而來，
又該如何界定其實並不是最重要
的，關鍵在於後人該如何保護好
並發揚光大。可是，如今卻遭遇
提筆忘字的尷尬之境，實在是件
匪夷所思之事。高科技帶來的嚴
重後果正在並已經顯露出來，人

類是不是應該開始嚴肅對待了呢？
提筆忘字，的確是一件讓現代人很尷尬的事

情。針對這種現象的發生和擴散，有專家建議推
行漢字過級考試制度，以避免讓「提筆忘字」的
尷尬局面繼續擴散。還有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國
家應大力提倡「全民寫漢字」、「全民學書法」，
並設置從「應用級」到「藝術表現級」的書寫考
級系統。且不說，這些建議是否能起到靈丹妙藥
效果，提筆忘字源於高科技的發達，這是已被證
明了的事實，必須引起足夠關注和思考。總之，
電腦的普及，鍵盤取代了鋼筆，屏幕代替了紙
張，打字引領人進入夢幻狀態。敲字如飛已不是
神話，一分鐘能打出百餘字也不是什麼傳奇。電
腦簡直就是一座魔箱，打開門裡面應有盡有，遇
到用五筆打不出來的字，只要改用拼音就找到
了。更魔幻的是，現在連手機也可以當一部電腦
用，君不見，手機寫作也可以成名成家。而這，
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令人尷尬之事。
換個角度講，文字是有表情也是有感情的，同

時是有尊嚴的，你冷落了她，她就會遠離你。你
喜歡她並使用她，她就會像情侶一樣時刻伴隨㠥
你。
提筆忘字，其實是一種情感的疏離，也是文化

的流失，堪憂。

提筆忘字堪憂

■提筆忘字堪憂。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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